
［编者按］ 　 稳定同位素是天然存在于生物体内、不具有放射性的一类同位素．稳定同位素不仅可以

示踪元素或化合物的来源、组成、分布和去向等，也具有整合和指示等多项功能，因此在生态学研究

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稳定同位素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稳定同位素技术已经在不同空间尺

度上（从细胞到植物 ／ 动物群落、生态系统、区域乃至全球）和时间尺度上（从数秒到几十万年）得到

了广泛应用，成为了解生态学过程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生物与其生存环境相互关系、农产品追

踪和检测、大气污染来源等诸多问题的强有力的工具．
为了给从事相关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促进稳定同位素生态学研究的发展，

本刊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面向国内外稳定同位素生态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广泛征稿．征稿

函发出后，各相关单位踊跃投稿，共收到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山东农业大学、浙江大学等 ４０ 余家单位来稿

共计 ６０ 余篇，研究内容涵盖森林、农田、海洋、草地、荒漠等主要生态系统．本期择优选出 ４０ 篇稿件

以专刊形式刊发，包括林分水分来源解析、农作物肥料动态、全球变化下温室气体溯源、植物⁃土壤

碳氮循环追踪、水生动物食物来源和食物网构建等稳定同位素应用的最新研究报告和研究进展．
特别感谢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林光辉教授及其团队在组稿过程中给予的大力帮助！ 感谢中

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方运霆、白娥、刘志民、何红波研究员对本专刊的大力支持！

两种荒漠生境条件下泡泡刺水分来源
及其对降水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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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泡泡刺通常以灌丛沙堆的形式存在，具有很强的生态适应性，在防风固沙、抗旱耐盐
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但是水分条件仍然是限制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明确泡泡
刺在不同荒漠生境条件下的水分利用策略，研究了河西走廊临泽绿洲边缘沙质和砾质生境下
泡泡刺的水分来源季节动态特征以及对不同降雨事件的响应程度．测定了两种生境下泡泡刺
茎水和不同水源（降水、土壤水和地下水）的氧稳定同位素（δ１８Ｏ）值，结合 ＩｓｏＳｏｕｒｃｅ 模型计算

了不同水源对泡泡刺水分来源的贡献比例．结果表明：两种生境下泡泡刺茎水 δ１８Ｏ 值及其水
分来源都存在显著的季节变化特征，沙质生境下泡泡刺在降水较少的春季和秋季主要利用地
下水，其贡献率可达 ５０％以上；而砾质生境下的泡泡刺无法利用深达 １１．５ ｍ 地下水，其水分
来源受降水控制，具有较大的季节变异性．两种生境下的泡泡刺对降水响应显著，但是降水过
后，随着土壤含水量的快速减小，沙质生境下的泡泡刺转而以丰富的地下水为主要水分来源，
而砾质生境下的泡泡刺只能利用降水入渗至较深层土壤的较少水分．因此，两种生境下泡泡
刺不同的水分利用策略是导致其生长特征差异的主要原因，同时也表明泡泡刺具有较强的自
我调节和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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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漠区降水偏少，且具有较大的变异性，但每一

次降水事件的发生所引起的短期水资源的富集会对

荒漠植物水分的来源产生不同程度的扰动作用［１－２］ ．
一年生草本植物大多发育浅根系，通常利用由降水

补给的表层土壤水分，其生长和发育受降水的控制，
而多年生深根系植物主要利用深层土壤水或地下

水，对降水响应不显著［３－４］ ．植物吸收和利用水分的

模式决定了生态系统对环境水分的响应［５－６］，而生

态系统对降水的响应存在临界性、等级性和滞后性，
小降水只能导致较浅的降水入渗，而大降水事件通

常能导致较深的降水入渗，所引起的不同植被水分

来源动态响应的降水量级有所不同［７－８］ ．荒漠区降水

格局的变化势必会引起植物的水源发生变化，通过

研究不同生境条件下植物水分来源的变化规律可分

析荒漠区植物在不同生境条件下的自我调节和适应

能力．
仅靠传统的方法已无法满足日趋复杂和精细化

生态学问题的解决，稳定同位素技术在植物水分来

源中的应用日趋成熟，被认为是对植物和土壤破坏

性较低而精确度较高的方法，尤其在环境脆弱、植被

稀疏的荒漠地区得到广泛应用［２，９］ ． Ｈｕａｎｇ 等［１０］ 认

为植物根系分布特征是影响植物对特定区域水分吸

收和利用的关键．然而，研究发现，很多植物的根系

可以遍布整个土壤剖面，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根系

都能在其存在的土壤中表现出吸收水分的功能［１１］ ．
事实上，仅依靠根系的空间分布特征很难判断出植

物真实的吸水区域，而利用氢氧稳定同位素技术可

以证实土壤中植物根系吸水最活跃的区域［１２－１３］，并
且可以反映不同时空尺度上植物的水分利用过程及

其对水分变化的响应［１４］ ．植物根系吸收的水分，通
过茎木质部运输到未栓化的幼嫩枝条或者叶片之前

一般不发生氢氧同位素分馏［１３］，是稳定同位素技术

应用于确定植物水分来源的理论基础．
河西走廊中部临泽绿洲边缘有大面积泡泡刺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ａｒｐａ）群落分布，对保护当地绿洲

农田免受风沙侵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泡泡刺在

自然状态下常以灌丛沙堆的形式存在，具有较强的

固沙、阻沙作用［１５］ ．降水变率和地下水水位的波动

都会影响和制约泡泡刺种群的发育和自然消长［１６］ ．
杨自辉等［１７］提出降水量在 １１０ ｍｍ 左右时，泡泡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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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维持正常的发育，但是只有连续两年的年均降

水量都超过 １４０ ｍｍ 时，泡泡刺才能表现出显著的

生长状态．周紫鹃等［１８］ 研究发现，泡泡刺群体光合

速率在高温强光下的光合速率相对较高，说明泡泡

刺对干旱高温的荒漠生境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刘冰

等［１９］研究发现，泡泡刺为应对水分胁迫所产生的保

护机制是通过“光合下调”来实现的，同时也反映了

泡泡刺等荒漠植物与环境协同进化过程中的生态适

应性．但是王月等［２０］ 发现，土壤水分的持续减少是

泡泡刺灌丛沙堆退化的主要原因．因此，水分条件仍

然是限制泡泡刺在荒漠生境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关

键因素，对比不同生境条件下泡泡刺水分来源及其

动态变化特征，阐明这两种生境下泡泡刺水分利用

策略及对干旱生境的适应机制将会为荒漠区生态环

境的恢复和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临泽县北部绿

洲边缘地区（３９°２２′—９°２３′ Ｎ，１００°０７′—１００°０８′ Ｅ）．
试验主要以中国科学院临泽内陆河流域研究站（中
国科学院临泽站）为研究基地，该站所在区域属于

黑河流域中游地区，也是临泽绿洲和巴丹吉林沙漠

的交汇处，能够代表我国西北内陆河流域的广大荒

漠区，气候类型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荒漠气候，降
水稀少，且分布不均匀，冬季除了受西风控制外还受

到极地气团的影响，夏季也受到多种水汽源的影

响［２１］，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１１０． ３ ｍｍ （１９６５—２０１２
年）．植被总体特征是组成简单、类型单一、群落不郁

闭、分布稀疏．调查发现，旱生和盐生灌木为主要的

植物群落．本试验选择沙质和砾质荒漠生境下的泡

泡刺为研究对象（图 １），沙质荒漠生境下的泡泡刺

是临泽县北部沙区的天然固沙植被，具有良好的阻

沙、挡沙功能；砾质荒漠生境下的泡泡刺位于临泽县

北部砾质荒漠区，是该区主要的优势种和建群种，对
于维持该区生态系统有重要作用．在不同生境条件

下采用 １０ ｍ×１０ ｍ 的样方调查物种的形态特征（表
１），并在样地中采集土壤、植物和地下水样品，进行

稳定同位素的测定和植物水分来源的分析．
１􀆰 ２　 试验设计和样本描述

试验于 ２０１５ 年（４—９ 月）在中国科学院临泽内

陆河流域研究站附近的荒漠区开展．以沙质生境和

砾质生境下泡泡刺为研究对象．在选定的样地中，每
个生境选取６个形态特征相近的灌丛沙堆，在每月

图 １　 沙质和砾质生境下的泡泡刺群落
Ｆｉｇ．１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ａｒｐ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ｕｎ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ｄｅ⁃
ｓｅｒ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ａ）沙质荒漠 Ｄｕｎｅ ｄｅｓｅｒ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ｂ）砾质荒漠 Ｇｒａｖｅｌ ｄｅｓｅｒ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 下
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表 １　 沙质和砾质荒漠生境下泡泡刺种群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ａｒｐ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ｕｎ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ｄｅｓｅｒ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沙质荒漠
Ｄｕｎｅ ｄｅｓｅｒｔ

砾质荒漠
Ｇｒａｖｅｌ ｄｅｓｅｒｔ

Ｐ

沙堆高度
Ｎａｂｋｈａ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

６７．２±３８．７ ２７．５±１４．１ ＜０．０１

植物高度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

３６．７±１２．７ ２１．８±５．９ ＜０．０１

冠幅
Ｃａｎｏｐｙ （ｍ２）

１２．５±１３．１ ３．７±３．２ ＜０．０１

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ｅｂｋｈａ ｐｅｒ ｈｍ２）

８．２±３．１ １４．３±５．３ ＜０．０１

生物量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ｇ·ｍ－２）

３０９．２±２０４．９ ２０６．２±１０４．３ ＜０．０１

地下水水位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ａｂｌｅ （ｍ）

４．５±０．２ １１．６±０．１２ ＜０．０１

中旬分别取样一次．采样方法：剪取非绿色的栓化小

枝（直径 ０．３～０．５ ｃｍ， 长 ３～５ ｃｍ），迅速去皮后装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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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瓶，并用 Ｐａｒａｆｉｌｍ 封口膜密封，然后放入随身携

带的冰盒中，带回实验室后冷冻保存．分别在选定样

方的植株下方用土钻取 ０ ～ ３００ ｃｍ （沙质生境） 和

０～２００ ｃｍ（砾质生境）的土壤样品，在 ０ ～ １００ ｃｍ 范

围内每 １０ ｃｍ 取一个样品，１００～３００ ｃｍ 每 ２０ ｃｍ 取

一个样品．将采集的部分土壤样品迅速装入５０ ｍＬ的
离心管中，并用 Ｐａｒａｆｉｌｍ 封口膜密封，然后放入随身

携带的冰盒中，带回实验室后冷冻保存．将剩余土壤

样品装入铝盒，带回实验室用烘干法测定土壤含水

量．在降雨的前一天和降雨后的 １、２、３、５、８ ｄ，对每

一样地的植物样品和土壤样品进行相应的采集．收
集试验期间的每次降水，每月在距试验样地最近的

试验井中取地下水样品．所取液态水样品迅速装入

样品瓶，用 Ｐａｒａｆｉｌｍ 封口膜密封，并放入携带的冰

盒，带回实验室冷藏 （２ ℃） 保存．
１􀆰 ３　 样品的测定

在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内陆河

流域生态水文重点实验室进行样品测定．植物样品

和土壤样品采用低温真空冷凝抽提装置抽提水分．
采用 ＬＧＲ 公司的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 （ ＬＷＩＡ，
９１２⁃０００８⁃１００１， Ｌｏｓ Ｇａｔｏ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ｃ．，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Ｖｉｅｗ， ＣＡ， ＵＳＡ） 测量抽提的植物水分、土壤水、降
水和地下水的 δ１８Ｏ 值，其中：

δ１８Ｏ＝
Ｒｓａ

Ｒｓｔ
－１

æ

è
ç

ö

ø
÷ ×１０００‰ （１）

式中：Ｒｓａ 是样品中元素的重轻同位素丰度之比

（ １８Ｏ ／ １６Ｏ） ｓａ；Ｒｓｔ是国际通用标准物 （Ｏ 稳定同位素

采用 ｖ⁃ＳＭＯＷ） 稳定同位素丰度之比（ １８Ｏ ／ １６Ｏ） ｓｔ ．
１􀆰 ４　 数据处理

植物茎水稳定同位素测定的光谱污染与修正采

用了 ＬＧＲ 公司提供的修正方法：将同一来源的去离

子水与 ９９．９％色谱纯级的乙醇和甲醇配置成不同浓

度梯度的乙醇和甲醇溶液，然后利用本实验室的液

态水同位素分析仪逐一测定不同浓度的乙醇和甲醇

溶液，以建立 δ１８Ｏ 的修正曲线：
甲醇光谱污染校正曲线：
Δδ１８Ｏ＝ ０．１６６６ｌｎＮＢ２＋０．２１２３ｌｎＮＢ＋０．３５４１

（Ｒ２ ＝ ０．９９４） （２）
乙醇光谱污染校正曲线：
Δδ１８Ｏ＝ －９．１２１３４ｌｎＢＢ＋９．１４５３

（Ｒ２ ＝ ０．８８９） （３）
式中：Δδ１８Ｏ 为真值 δ１８Ｏ 的偏差值；ＮＢ 和 ＢＢ 值可

以通过光谱诊断软件（ＬＷＩＡ⁃ＳＣＩ）直接得到．
采用 ＩｓｏＳｏｕｒｃｅ 模型［２２］ 计算植物对各水源的利

用比例．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对试验数据进行相关分析，
并用最小显著差数法（ＬＳＤ）对数据进行多重比较，
在 ０．０５ 水平上检验其显著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降水及其稳定同位素特征

研究区降水具有显著的季节变化特征，其中夏

季降水约占全年总降水量的 ８０％以上，冬季降水偏

少，不足全年降水量的 １０％．该区以小降水事件为

主，大降水事件频率极小，但是大于 ５ ｍｍ 的降水事

件对总降雨量的影响较大．降水 δ１８Ｏ 值的变化范围

较大，其值在－２０．０３‰～８．８５‰之间，在全球大气降

水的范围（δ１８Ｏ：－５０‰～１０‰）之内．降水 δ１８Ｏ 值具

有显著的季节变化特征，冬季 δ１８Ｏ 值较小，而夏季

较大．基于研究区降水同位素特征的分析，拟合成区

域大气降水线方程： δＤ ＝ ７． ２６２δ１８ Ｏ ＋ ２． ３１７ （Ｒ２ ＝
０．９２５）（图 ２）．大气降水线的斜率和截距受水汽凝

结、水汽来源和输送方式、降水的季节效应以及区域

空气温度和湿度等因素的影响．相比于全球大气降水

线方程，区域大气降水线方程的斜率和截距都偏小．
２􀆰 ２　 土壤水稳定同位素特征对降水的响应

２􀆰 ２􀆰 １ 沙质和砾质荒漠区土壤含水量的动态变化　
如图 ３ 所示，砾质荒漠区 ０ ～ １．０ ｍ 土壤含水量的季

节变化特征与沙质荒漠区类似，即夏季土壤水分最

高，而春季最低，但是在垂直方向上砾质荒漠区的土

壤水分变异较大．夏秋两季砾质荒漠区的土壤水分

在垂直剖面上出现了双峰值，分别在 ０．３ 和 １．５ ｍ 左

右的范围内，而春季仅在 １．５ ｍ 左右出现一个峰值．
究其原因可能与夏季降雨入渗有关，小降水事件能

够有效补给表层土壤水分，但是０ ～ ０．２ ｍ的土壤水

图 ２　 临泽荒漠绿洲边缘大气降水线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ｌ ｍｅｔｅｏｒ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ｚｅ
ｏａｓｉｓ ｆｒｉｎｇｅ．
Ｐ： 降水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ＧＭＷＬ： 全球大气降水线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ｔｅｏｒ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ｌｉｎｅ； ＬＭＷＬ： 当地大气降水线 Ｌｏｃａｌ ｍｅｔｅｏｒ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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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沙质和砾质荒漠区土壤含水量的季节变化
Ｆｉｇ．３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ｄｕｎ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ｄｅｓｅｒ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分容易被蒸发作用消耗，而 ０．３ ～ ０．４ ｍ 处土壤水分

条件相对较好，而到了春季，由降水补给的表层土壤

水分因蒸发作用而被消耗殆尽，即峰值消失；１．２ ～
１．６ ｍ的峰值可能是由大的降水事件通过大孔隙入

渗补给累积所致，由于地下水水位较深，很难补给到

１．５ ｍ 处土壤水分，因此，１．５ ｍ 以下的土壤水分随

深度的增加而减小．
虽然本研究中的沙质荒漠和砾质荒漠同属一个

降水区域，但是两者的土壤水分对降水脉冲的响应

存在显著差异 （图 ４）． ２４． ８ ｍｍ 降雨后第 １ 天

（ＤＯＹ２０４），沙质土壤中 ０～０．１ ｍ 和 ０．１～０．２ ｍ 处的

土壤 含 水 量 达 到 了 最 大 值， 降 雨 后 的 第 ２ 天

（ＤＯＹ２０５），０．２～ ０．３ ｍ 处的土壤含水量达到最大，
说明降水是逐渐向下入渗的，下层土壤接受的降水

补给具有滞后性．砾质土壤各层对降水的响应迅速，
２４．８ ｍｍ 降雨后第 １ 天（ＤＯＹ２０４），０～０．５ ｍ 以内的

各层土壤水分都达到了最大值，而后 ０．５ ～ １．０ ｍ 处

的土壤逐渐响应，说明砾质土壤中存在大孔隙，能够

快速补给下层土壤水分，且能够入渗至深层土壤中．
８．０ ｍｍ 的降水发生于前一次降水后的第 １２ 天

（ＤＯＹ２１５），引发了土壤水分的第 ２ 次峰值，但是土

壤水分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
２􀆰 ２􀆰 ２ 沙质和砾质荒漠区土壤水 δ１８Ｏ 值的动态变

化　 荒漠区土壤水分稳定同位素组成受降水稳定同

图 ４　 沙质和砾质荒漠区土壤含水量对降水脉冲的响应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ｏ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ｕｌｓｅ ｉｎ
ｄｕｎ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ｄｅｓｅｒ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位素季节变化的影响，但是不同类型的荒漠区土壤

水分的季节变化差异显著 （图 ５）．沙质荒漠区和砾

质荒漠区位于相同的降水区，表层土壤水稳定同位

图 ５　 沙质和砾质荒漠区土壤水 δ１８Ｏ 值的变化特征
Ｆｉｇ．５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δ１８ Ｏ ｖａ⁃
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ｄｕｎ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ｄｅｓｅｒ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ＧＷ： 地下水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ＧＷＬ： 地下水位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ａ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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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季节动态变化类同，但是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化

却存在显著差异．沙质荒漠中的土壤水稳定同位素

组成沿土壤深度的增加而趋于贫化，且 １．０ ｍ 以下

的土层中土壤水 δ１８Ｏ 值都为负值，随着深度的增加

而逐渐接近地下水稳定同位素值；而砾质荒漠区的

土壤水稳定同位素值在垂直方向上波动较大，且在

０～２．０ ｍ 土层中土壤水 δ１８Ｏ 值都保持在 ０ 值以上，
说明该区土壤水中大量富集重同位素，即水分严重

亏缺．说明荒漠区表层土壤水主要受到降水入渗的

补给，而沙质荒漠区的深层土壤水分来源并非仅依

靠地下水补给，也可能受到大的降水深层入渗的补

给；砾质荒漠区 ０～２．０ ｍ 土层中的土壤水仅受到降

水的补给．
荒漠区降水主要以脉动的方式输入，从而引发

受降水和蒸发作用控制的表层土壤水稳定同位素组

成呈脉动式变化，但是不同类型的荒漠区以及不同

量级的降水事件引发的土壤水分动态变化特征不同

（图 ６）．２４．８ ｍｍ 的降水事件（δ１８Ｏ： －６．４２ ‰）发生

后，沙质荒漠和砾质荒漠区的 ０．５ ｍ 以内的土壤水

稳定同位素显著响应，降雨后的第 １ 天（ＤＯＹ２０４），
砾质荒漠中小于 １．０ ｍ 的各土壤中 δ１８Ｏ 值迅速达

最低值，之后 δ１８Ｏ 值逐渐恢复至降雨前的水平，说
明砾质荒漠中土壤存在大孔隙使降水迅速入渗；沙
质荒漠中只有小于０．２ ｍ的土壤中δ１８Ｏ值达最小

图 ６　 沙质和砾质荒漠区土壤水 δ１８Ｏ 值对降水脉冲的响应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δ１８ Ｏ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ｔｏ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ｕｌｓｅ ｉｎ ｄｕｎ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ｄｅｓｅｒ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值，第 ３ 天（ＤＯＹ２０６） ０．２～０．３ ｍ 和 ０．３ ～ ０．５ ｍ处的

土壤水才达最小值，说明沙质荒漠中水分的入渗具

有滞后性．８ ｍｍ 的降水事件（δ１８Ｏ： ４．１３‰）发生于

２４．８ ｍｍ 降水后的第 １２ 天（ＤＯＹ ２１５），由于降水

δ１８Ｏ值与土壤水 δ１８Ｏ 值较接近，因此降水入渗后土

壤水分的波动较小，但是蒸发作用对土壤水稳定同

位素的富集作用影响较显著．
２􀆰 ３　 植物木质部水 δ１８Ｏ 值对降水的响应

２􀆰 ３􀆰 １ 泡泡刺茎水 δ１８Ｏ 的季节变化特征　 沙质和砾

质荒漠生境条件下的泡泡刺茎水 δ１８Ｏ 值都具有显

著的季节变化特征，但也因生境的不同而差异显著

（图 ７）．沙质荒漠和砾质荒漠虽属同一降水区域，但
是泡泡刺茎水 δ１８Ｏ 值却差异显著，砾质荒漠区泡泡

刺的 δ１８Ｏ 值在－３．３９‰～１．７２‰之间，其变化范围完

全分布于降水的变化范围内，而沙质荒漠区泡泡刺

的 δ１８Ｏ 值在－１．９１‰～ －６．０２‰之间，只有夏季降水

较多时其值在降水 δ１８Ｏ 值变化范围之内，而降水相

对较少的春秋两季脱离降水的变化范围，而靠近于

地下水．砾质荒漠生境下的泡泡刺茎水δ１８Ｏ值显著

高于沙质生境下的泡泡刺，且完全在降水控制之下，
其原因是砾质荒漠区的地下水水分深至 １１．５ ｍ，泡
泡刺无法利用该区的地下水，降水是其唯一水分来

源．说明泡泡刺能够适时调整其水分利用模式，从而

在严酷的荒漠中生存．
２􀆰 ３􀆰 ２ 典型降水事件后泡泡刺茎水 δ１８Ｏ 的变化　 荒

漠植被可以通过自身形态调节来适应不同环境条

件，沙质荒漠区和砾质荒漠区的土壤类型差异显著，
但是受到了相同频次降水的影响，这两种不同类型

图 ７　 沙质和砾质生境下泡泡刺茎水 δ１８Ｏ 值的季节变化
Ｆｉｇ．７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δ１８Ｏ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ｓｔｅｍ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Ｎｉｔｒａ⁃
ｒｉａ 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ａｒｐａ ｉｎ ｄｕｎ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ｄｅｓｅｒ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ＤＳ： 沙质生境下泡泡刺茎水 Ｓｔｅｍ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ａｒｐａ ｉｎ
ｄｕｎｅ ｄｅｓｅｒ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ＧＳ： 砾质生境下泡泡刺茎水 Ｓｔｅｍ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ａｒｐａ ｉｎ ｇｒａｖｅｌ ｄｅｓｅｒ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 降雨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ＧＷ： 沙
质荒漠区地下水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ｄｕｎｅ ｄｅｓｅｒ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ＧＧＷ： 砾质荒漠
区地下水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ｇｒａｖｅｌ ｄｅｓｅｒｔ ｒｅｇｉｏｎ．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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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沙质和砾质生境下泡泡刺茎水 δ１８Ｏ 值对降水的响应
Ｆｉｇ．８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δ１８Ｏ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ｓｔｅｍ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ｓｐｈａｅ⁃
ｒｏｃａｒｐａ ｔｏ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ｕｎ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ｄｅｓｅｒ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的荒漠区中都分布着大面积的泡泡刺灌丛．虽然两

种荒漠生境的环境条件各不相同，但是植物生长季

降水都是以脉冲式的方式输入，且各生境中泡泡刺

对降水的响应显著．沙质荒漠和砾质荒漠中泡泡刺

茎水稳定同位素在降水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

２４．８ ｍｍ的降水事件（δ１８Ｏ： －６．４２‰）发生后，两者

之间 的 差 值 迅 速 减 小， 且 在 降 水 后 的 第 ２ 天

（ＤＯＹ２０５），沙质荒漠和砾质荒漠区的泡泡刺 δ１８Ｏ
值分别达到最大值（－２．０５‰）和最小值（－１．６６‰），
两者之间的差值也达最小，而后逐渐向降水前的水

平恢复，第 １２ 天（ＤＯＹ２１５）再次发生 ８ ｍｍ（δ１８Ｏ：
４．１３‰）降水事件后，两种荒漠生境下的泡泡刺茎水

再次发生次一级的响应（图 ８）．两种荒漠生境条件

下的泡泡刺都对降水响应显著，但是其稳定同位素

值的变化受前期植物水分和降水稳定同位素值的影

响较大，降水过后都表现出了向降水稳定同位素值

靠近的趋势，之后趋于富集重同位素，其原因是降水

后在蒸发作用下有降水补给的土壤水逐渐富集重同

位素，植物吸收这部分水分后使得其同位素值趋于

增加，当降水补给的土壤水分消耗殆尽后，植物所利

用的水分逐渐向降雨前的水平恢复．
２􀆰 ４　 植物水分来源

２􀆰 ４􀆰 １ 植物水分来源随生境的变化　 沙质和砾质荒

漠生境下泡泡刺具有相同的水分调节机制，即根据

外界环境中水分的变化而灵活调节其主要的水分来

源区域．如图 ９ 所示，沙质荒漠中泡泡刺的水分在降

水较少的春季和秋季深层土壤水和地下水的贡献率

分别为 ２７．１％和 ５１．２％，而在降水较多的夏季，深层

土壤水和地下水的贡献率显著降低，而表层和中间

层土壤水对泡泡刺的贡献率可达 ２１．７％和 ３０．４％．
砾质荒漠区的泡泡刺理论上无法利用到地下水，因

图 ９　 沙质和砾质荒漠生境下泡泡刺水分来源的季节变化
Ｆｉｇ．９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ａｒ⁃
ｐａ ｉｎ ｄｕｎ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ｄｅｓｅｒ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Ｓ： 浅层土壤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ｓｏｉｌ；Ｍ： 中间层土壤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ｏｉｌ；Ｄ： 深层土壤
Ｄｅｅｐ ｓｏｉｌ；ＧＷ： 地下水 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此其水分来源仅限于表层、中间层和深层土壤水，在
降水较多的夏季，土壤水分条件相对较好，其中表层

土壤水的贡献率可达 ３８％，而在春秋两季各层土壤

水分都严重匮乏，尤其是表层土壤水的贡献率显著

降低，仅靠储存于深层土壤中的水分来维持．因此，
泡泡刺能够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适时、适度地调节

其主要的水分来源区域，这也是泡泡刺能够在严酷

的荒漠生境下生存的策略之一．
２􀆰 ４􀆰 ２ 典型降水事件后泡泡刺水分来源的变化　 荒

漠区降水以脉动的方式输入，显著影响着各潜在水

源对泡泡刺的贡献比例，而且不同类型的荒漠区域

以及不同的降水分布特征都会对泡泡刺水分来源产

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图 １０）．２４．８ ｍｍ 降水发生后，泡
泡刺对表层土壤水分的利用比例显著增加，降雨后

第 １ 天（ＤＯＹ２０５），表层土壤水的贡献率由降雨前

的 ６．７％增加至 １４．３％，第 ３ 天（ＤＯＹ２０５）达到最大

值，为 ３６．５％，同时地下水的贡献比例降低至最小

值，仅为 １２．４％，之后随着表层土壤含水量的降低其

贡献比例逐渐减小，第 １２ 天（ＤＯＹ２１５） 再次发生

８．０ ｍｍ的降水，各潜在水源的贡献率再次发生次一

级的脉动式的波动；而砾质荒漠区表层土壤水分的

贡献率第 １ 天（ＤＯＹ２０４）就达到最大值，为４１．３％，
而后逐渐降低，中间层土壤水的贡献率在第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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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降水前后沙质和砾质荒漠区泡泡刺水分来源的动态变化
Ｆｉｇ．１０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ａｒｐ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ｕｎ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 ｄｅｓｅｒ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ＤＯＹ２０６）达最大值，为 ４４．２％，降水后深层土壤水

的贡献比例先减小后逐渐增大，第 １２ 天（ＤＯＹ２１５）
再次发生 ８ ｍｍ 的次一级降水，泡泡刺的水分来源

再次发生次一级的波动．两种荒漠区泡泡刺对降水

脉动的响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砾质荒漠区对降水

的响应速度最快，且响应持续时间较长，其原因是降

水是该区泡泡刺的唯一水分来源；沙质荒漠区对降

水的响应相对迟缓，但是降水可以使泡泡刺主要的

水分来源由地下水和深层土壤水短暂转变为浅层土

壤水．

３　 讨　 　 论

在荒漠区，降水分布及其稳定同位素组成的变

异性 较 大， 夏 季 降 水 稳 定 同 位 素 值 相 对 偏 高

（－１０．６６‰～８．８５‰），这与全球范围内干旱区降水

稳定同位素值偏大一致［２３］，而冬季偏小（－１８．８６‰～
－２０．０３‰）．其主要原因是研究区夏季降水主要来源

于西风带的输送，冬季降水除了受西风带控制外还

受到极地气团的影响［２１］ ．冷暖季节不同的水汽来源

以及蒸发和冷凝过程是导致降水稳定同位素组成差

异显著的重要原因［２４］ ．研究区大气降水线与郑淑慧

等［２５］提出的全国大气降水线方程（ δＤ ＝ ７．９２δ１８Ｏ＋
８．２）相比较，区域大气降水线方程的斜率和截距都

显著偏小，表明该区域的降水过程中稳定同位素受

到了二次蒸发的影响．荒漠区降水分布具有极高的

变异性，且降水对土壤水分及其稳定同位素的组成

具有重要影响［２６－２７］ ．小降水 （＜５ ｍｍ）是荒漠区降水

事件的主体，而大降水事件的发生相对较少［２８］ ．通
常，小降水事件只能引起表层土壤水分变化，而大降

水事件虽然发生频率较低，但能够有效补给深层土

壤水分［２９］ ．降水入渗后与土壤中原有水分混合构成

新的土壤水，其稳定同位素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

发生着变化．研究发现，降水事件发生后土壤水 δ１８Ｏ
值的变化与降水的 δ１８Ｏ 值和降雨量的大小密切相

关，如 ８ ｍｍ 的降水入渗后 δ１８Ｏ 值的变化幅度相对

较小，而 ２４．８ ｍｍ 降水能显著改变土壤水的 δ１８ Ｏ
值，即降水量与土壤质地共同影响着降水的入渗量

和入渗深度［３０］ ．
荒漠生态系统中通常以超旱生灌木为优势种或

建群种，其生长和发展受到水分条件的限制［１２，３１］ ．植
物能够利用的水分主要来源于降水、土壤水和地下

水［１２］，而降水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植物的水分

来源和水分利用策略，进而影响生态系统中的群落

结构［３２］ ．虽然荒漠区降水偏少，但每一次降水所引

起的短期水资源的富集在一定程度上对植物的生长

具有重要作用［７］ ．因此，植物吸收和利用水分的模式

决定了生态系统对环境水分的响应［５］，其中，荒漠

灌木对环境水分变化的响应与其水分利用策略紧密

相关［３３］ ．本研究区分布着大面积不同生境条件下的

泡泡刺群落等典型荒漠植物，其水分来源和水分利

０９０２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２８ 卷



用策略都存在显著的动态变化特征．
泡泡刺的生长和发育受水分条件的限制［１６］，其

形态特征和功能型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当环境条件

发生变化时，可以对其形态特征和功能型进行调

节［３４］ ．在降水变异较大的荒漠区，泡泡刺可以根据

降水的多寡而灵活调节其水分来源［３５］ ．虽然研究中

沙质荒漠区和砾质荒漠区同属一个降水区域，且降

水主要集中在夏季，但是两区域的水分条件却存在

显著差异，其主要原因是砾质荒漠区的地下水深至

１１．５ ｍ，泡泡刺无法利用该区的地下水资源，只能完

全依靠降水生存；而沙质荒漠区地下水相对较浅，当
降水减少，无法满足泡泡刺水分利用时，泡泡刺可以

转而利用地下水．因此，泡泡刺在不同的荒漠生境条

件下能够根据生境条件灵活调整其形态特征．土壤

特性、环境水分条件以及植物的表现型对植物的水

分利用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３６］ ．沙质和砾质荒漠

中的水分条件各不相同，且在这两种生境下的泡泡

刺的水分利用方式也存在显著差异 （图 ９、１０）．其主

要原因是荒漠生境条件下的灌木可以通过根系的形

态调节向着最优表现型发展，以最大程度地获取水

资源［３４］ ．沙质生境下的泡泡刺发育有完善的二态性

根系［１１］，能够在降水较多的季节最大程度地利用降

水，而在降水较小的季节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地下

水；砾质生境下泡泡刺只能利用降水来维持其生存，
其灌丛趋于形成小斑块、高密度的空间格局［１６］，但
能够对降水事件快速反应．

４　 结　 　 论

在年平均降雨量不足 １５０ ｍｍ 的两个极端干旱

的荒漠生境条件下，泡泡刺对降水变化的响应显著．
荒漠区虽然以小降水为主，但每一次的降水都会引

起泡泡刺对浅层土壤水分利用比例的峰值，虽然大

降水事件发生频率较低，但能够对深度土壤水形成

有效的补给，甚至对整个荒漠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

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沙质和砾质荒漠生境下的

泡泡刺的形态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其主要原因是两

种荒漠生境下可利用水资源的差异．沙质生境下的

泡泡刺在降水较多时能够充分利用由降水补给的表

层土壤水分，而当降水偏少时能够以深层土壤水和

地下水为主要水分来源，表现出大灌丛、低密度的形

态特征．砾质荒漠生境下泡泡刺仅能利用降水，以高

密度、小灌丛的形式存在，能够在降水事件发生时快

速、最大量地捕获入渗在表层土壤中的水分．因此，
泡泡刺在两种生境条件下以不同的水分利用策略来

调节其生长特征，以期最大限度获取水分，增加其在

荒漠中对有限水资源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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